纪念陈去病先生

胡绳玉

值此辛亥革命前辈、当年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去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，我们翻开历史，可以看到，陈去病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，正是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，使独立的中国沉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深渊的时代，也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化的时代。甲午战争，丧师辱国。当时只有廿来岁的陈去病愤慨之余，在家乡同里组织雪耻学会，自榜一联：“炎黄种族皆兄弟，华夏兴亡在匹夫”。拥护康梁变法自强的主张，宣传维新爱国思想。戊戌变法失败，八国联军入侵，辛丑条约签订，这时腐朽的清王朝已经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。陈去病认识到“客帝之不足以图存”，在中国，改良主义已经行不通，从此“倡言革命”。1902年到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，并在同里建立支部。1903年东渡日本，参加拒俄义勇队（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）准备武装斗争，又在《江苏》杂志连续撰文，发表了“革命其可免乎！”的著名文章。回国后，又在当时多种进步文化刊物上撰文，公开提出反帝反清的双重任务，在革命派的宣传队伍中有较大的声名。1906年陈去病加入同盟会，并与徐锡麟、秋瑾等光复会同志保持密切关系，一面大力鼓吹革命思想，一面参加组织起义活动。1909年11月，与高旭（高天梅）、柳亚子等成立反清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。与中国同盟会成犄角之势。陈去病与当时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，顺应了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，并成为著名的弄潮儿。

1913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兴师讨袁举行二次革命。陈去病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秘书，讨袁檄文等文告，多出自其手。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，云南讨袁起义，陈去病在苏州响应，后随孙中山先生考察钱塘江南北。1917年护法战争开始，他计划在浙江组织武装起义，未成。次年赴粤、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。1922年，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，陈去病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。不久，陈炯明叛变，孙中山离粤，陈去病到南京任东南大学教授。1924年1月，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，5月，他受派任江苏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。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，他是丧葬筹备委员会十二委员之一，南下主持选陵事宜。

1927年“四·一二事变”后，陈去病不满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统治，脱离政界，先后任上海持志大学教授、江苏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、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等职。

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，中国先进分了曾千辛万苦地寻找救国救国的真理，探索中国发展和富强的道路，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和实践活动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！陈去病先生的一生，从主张改良到投身革命，无不体现了他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具有极强的竞争性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诸多民族国家，为了增强自己的竞争力，以实现更快的发展，无不努力发掘自己的内聚力，而爱国主义则是内聚力中最重要的内容。我们中华民族要振兴，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，要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，也必须毫无例外地发掘我们民族感情和意识中的爱国主义。当我们不仅在中华民族整体行为中，而且在民族成员个体行为中普通地高扬起爱国主义的时候，中华民族的腾飞就在精神上获得了牢固而有力的支点。因此，开发爱国主义，宣传和光大爱国主义，把爱国主义变成每个炎黄子孙的自觉行动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，是中华民族发展道路上一个不可回避的抉择，中华民族极为丰富的爱国主义传统，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，陈去病先生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东西，就是这样一种“精神资源”，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陈去病先生，学习陈去病先生之目的所在。
陈去病先生所以值得我们纪念，还在于他是南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南社成员在辛亥革命前有二百余人，辛亥革命后发展到一千一百人以上，是当时颇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，这个团体不仅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，占有一定的地位，而且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，因为这个团体的成员主要是通过文学创作，其中又主要是通过写诗、词、散文等来鼓吹革命、呼吁人们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，它的创作是爱国主义的歌唱，具有较鲜明的战斗性和现实性。作为这个团体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去病，也以一个爱国主义诗人的面貌，活跃在当时的文坛上，他的诗作主题集中，诗风朴质平实，格律谨严。在辛亥革命前，他的诗作大力宣传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，歌颂明遗民和抗清英雄的牺牲精神，比如1908年他在杭州谒张苍水（煌言）墓时赋诗云：“策马高冈日色斜，昆明南望泪如麻。蛎滩鳌背今何在，只向秋原哭桂花”。清兵南下以后，张煌言在浙东山地和沿海一带举起义旗，曾与郑成功合兵，入长江，围南京，直进芜湖，共下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。诗人想象着当年张煌言“饮血提戈”，艰苦奋战的情景，充满了景仰与崇敬之情。诗人深深地怀念着郑成功，怀念着这个收复台湾、赶走荷兰侵略者的英雄，多么希望能象他一样把帝国主义从祖国领土上赶跑呵！

“惨淡风云入九秋，海天寥寥独登楼。凄迷鸾凤同罹网，浩荡沧瀛阻远游。三十年华空梦幻，几行血泪付泉流。国仇私怨终难了，哭尽苍生白尽头！”这是1903年写的一首感怀诗。面对苍茫的海天，惨淡的风云，诗人想起了国家的深重灾难。自己年已三十，尚无建树，不免涕泪交流。这里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爱国忧民的志士的精神面貌。辛亥革命后，面对着袁世凯的称帝复辟活动，诗人感到“救世情逾切”，宋教仁被刺。他在《哭遁初》诗中写道“只恐中朝元气尽，极天烽火掩神州。”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关切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忧。陈去病的诗作，苍凉悲壮，感情诚挚。当然也有境界廓大、昂扬激越的作品，无不功力深厚。

陈去病在散文写作上也多有建树，他认为文章无论古今，必须首先具有正确的思想内容，“用得其当”。他自己的散文大致可分两类，一为报刊政论文字，一为用传统古文写的传记作品，他的文章风格，记事说理，精详透辟。
政论文字以《革命其可免乎》为代表，发表于《江苏》第四期。文章揭露了清王朝镇压群众爱国运动，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权益的罪行，号召革命。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“革命其可免乎”这一命题，然后抓住这一中心，层层剖析，归结到革命必不可免，很富有鼓动性。传记在陈去病的散文中比重很大，传主大都为古今的爱国志士，叙事精当明确，感情充沛，也有较生动的细节描写，有一定的文学价值。著名的有《鉴湖女侠秋瑾传》、《高柳两君子传》、《垂虹亭长传》、《明遗民录》等。《秋瑾传》描写了一个英勇坚毅的资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战斗历程。《高柳两君子传》写高旭、柳亚子的早年事迹。它注意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，提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《明遗民录》是陈去病为明未遗民、义士所作的传记结集，发表于《国粹学报》。其中搜集的史料相当丰富，人物众多，也有不少写得精彩生动的篇章。他著有的《浩歌堂诗钞》、《巢南文集》、《病倩词》、《词赋学纲要》及编辑整理的其他一些文集等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以要纪念他的又一个原因之所在。

作为历史人物的陈去病先生和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南社，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各种主观因素的制约，当然不可避免地在其发展进程中，会出现种种不足和缺陷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这些都是不足为怪的，正象毛泽东同志在评价孙中山先生时指出的那样，“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”，“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。”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“判断历史的功绩，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，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”，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那段历史上去看，陈去病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“新的东西”，是那个历史时期风云一时的佼佼者之一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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